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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15日晚，越剧现代戏《祝家庄里的年

轻人》在北京中央歌剧院剧场上演。该剧由中共绍兴

市上虞区委宣传部、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绍兴市上虞

区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出品。全剧以轻松诙谐的舞

台表演，呈现了“农创客”这一青年创业模范群体在

乡村振兴路上的动人故事。

2015年浙江率先在全国提出“农创客”的概念

并实施培育，激励引导有志青年投身新农村创业。

短短数年间，“农创客”在浙江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力军”。越剧《祝家庄

里的年轻人》讲述的正是这样一群年轻“农创客”

回乡创业的故事。这是一部以浙江人演绎浙江新农

村的故事，也是一出由年轻人演绎新农人的创新之

作。导演孙晓燕称它为“一部具有鲜明的‘新时代’

特征、浓郁的江南田园风味，带有音乐剧元素的

抒情轻喜剧”。“新”和“潮”是全剧的关键词。它以

细腻、诙谐的现代表达，活泼、明快、朝气的音乐

设计，有如印象派田园画的舞美装置，勾勒出当

代人心目中的新农村样式。Rap、爵士舞等各种

现代舞蹈、音乐元素穿插其间，靓丽的城市青年带

着城市的气息回乡创业，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青春

韵律感。

《祝家庄里的年轻人》集合了浙江省内的优秀主创。编剧黄

先钢、王晶，导演孙晓燕，唱腔设计刘建宽，音乐设计、配器杨浩

平，舞美设计卢哲，灯光设计周正平，服装设计蓝玲、张颖，造型

设计王玲英，形体设计陈丽等。主演阵容上，充分体现大团带动

小团共同繁荣越剧发展的积极态势，启用了浙江越剧团和上虞

小百花越剧团的优势力量。上虞小百花越剧团李燕饰演女主祝

媛媛，浙江越剧团青年男小生王炜佳饰演男主梁大力，青年男

小生汪舟格饰演马文钧，浙江越剧团国家一级演员、陆派传人廖

琪瑛客串出演媛媛妈。

（任 文）

由罗怀臻编剧、曹其敬任总导演、徐春兰导演、魏春荣等主演的昆

剧《国风》，截取了春秋时期著名历史人物许穆夫人忧国、怀国、救国等

几段人生经历，生动地塑造了一位出嫁不忘故国、力弱不输须眉的女性

形象，展示了一位巾帼英雄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并由此彰显

出个体生命在通往理想目标途中历尽磨难、九死未悔所迸发出的强烈

意志。

该剧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却写出了一种气势，演出了一腔豪迈。全

剧最大的亮点便是成功塑造了许穆夫人这一鲜活、真实、丰满的人物形

象，揭示了她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甚至作为红颜知己的心路历程。少

女时代的卫国公主姬熙，本与齐国公子无亏青梅竹马、两情缱绻，岂料

作为卫国国君的兄长爱鹤成癖，面对包括无亏在内的诸多姬熙的求婚

者，他却将妹妹许配给国力弱小的许王，只因许王为他敬献了两只名贵

的彩鹤。面对兄长的荒诞，姬熙反抗过、挣扎过，无奈君命如山，弱小无助

的她不得不从。然而，就在即将去国之际，她约来了无亏，将卫国未来的

安危托付与他。她之所以敢将心愿说与他，不仅显示出对无亏的信赖，更

显示出她对故国的忧虑和深情。从剧作的叙事结构讲，以两个恋人生离

死别的场景切入，会很快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同时，以姬熙的重托为首

场，也为后面故事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作为一个女人，卫国公主姬熙虽然没有嫁给自己想嫁的人，

但她婚后的生活可以说是美满的。许王不惜百里之遥，开山凿

石，引来活泉，无不是为了让她解忧忘愁、幸福快乐；而且他们

还有一个读书明理的儿子。但是，王兄的荒诞、对故国的忧虑

始终是她内心深处抹不去的一片阴影。果然，虑深成梦，亡

国亡命的王兄托梦告诉她卫国罹难。闻知真相的姬熙，伤

心欲绝、痛不欲生。她再三恳求许王出兵救卫，但三遭拒

绝。也就是说，如果她执意要走，只能一人独往！此时

的姬熙，不仅有对故国沦丧的忧心如焚，更有对丈

夫的失望，以及由此陡生出内心彻骨的悲凉。这冰

与火的交织将姬熙推到一种绝境，而执拗、倔

强、坚韧的她正是在这种绝望中迸发出一股

势不可挡的力量：纵然徒步，也要归去！

剧作为姬熙归国设置的关卡有三个。

在线路上分为宫门、城门和国门，在情

感上也是分为三层，且层层递进。剧作

家之所以设置“三门”“三卡”的规定性

情景，其目的在于展示许穆夫人姬熙

为人妻、为人母等多侧面、多层次的

性格特点和复杂情感，展现她并非

宏大叙事下被神化的“高大全”形

象。面对丈夫的拒绝，她虽很失望，

但没怨恨，甚至对因自己的执意离

开给丈夫造成的伤害心生愧歉。面对年幼儿子的殷殷眷恋和懂事明理，她更是心肺俱焚、肝肠寸断。

尤其是闻悉故国倾覆的真相后，她甚至有片刻的自欺——她不愿相信，更不敢相信。说到底，她不是

铁打的硬汉，而是抚琴吟诗、柔肠百转、娴静贤淑的女人。她的恐惧、她的歉疚、她的悲伤是作为一个

普通女人的真实情感。而在这真实情感的背后，我们可以体察到一位妻子、母亲、女人内心深处的痛

苦和忧伤、悲戚和无奈，并由此激起的更坚卓、悲壮的强烈意志；可以体察到一位爱国者在这噬心的

焦灼和牵缠的生命体验中所凸显的一个高尚而圣洁的灵魂。

在卫国国境，姬熙唤醒放弃抵抗准备出逃的胞弟姬毁。她慷慨陈词，激励民众，誓言复国，而自

己则又踏上征途。当时的齐国乃是大国，姬熙再次凭借自己与齐国公子无亏青年时代的真挚情感，

只身前往齐国借兵救卫。然而，现实并非如她所愿，齐王殿门紧闭，无亏也并未出现。此刻，她没有气

馁，没有退缩，在齐国宫殿前席地而坐，抚琴赋诗，企图用琴音诗文打动齐王，唤来公子。她绝食断

水，连续弹唱七天七夜……除了齐公子相和的箫声，殿门仍未启，公子仍未现。在结构上，剧作在此

设置了一个悬念，即齐王之所以殿门紧闭，是意欲麻痹敌方，谋图联军。然而，从人物性格和情感发

展来看，未必不是姬熙这种感天地、泣鬼神的真情，感动了包括她的丈夫许王在内的各诸侯国的君

王，他们甘愿联合诸国军队，驰援卫国。

长途的颠簸、长期的劳碌、无尽的焦虑，姬熙累倒在光复后的故国艳阳下。许王父子护送她的灵

柩归葬许国。她完成了一个故国女儿的使命和担当，更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完成了圣洁、悲壮、昂扬的

灵魂飞升。对于剧作本身，也完成了一个真实、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塑造。

作为一个嫁与他国的女儿，是怎样的一种力量与情怀，让她甘愿为故国的光复呕心沥血、九死

未悔？深入思考便会发现，是少年时期的快乐，是故乡的《泉水》《竹竿》让她魂牵梦萦，更是对破碎山

河的怜惜、对灾难中无辜死亡的千千万万条鲜活生命的痛悼，让她甘愿为拯救那些仍处在水深火热

中亟待救助的生命，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走上救援之路。作为对姬熙这一人物形象的衬托和补

充，剧作还成功地塑造了无亏这一男性形象。剧作中，二人的交集不多，仅在第一场和最后一场，但

剧作家对两人的身份、情感和心理处理得恰到好处：第一场，面临生离死别，他们虽然相爱，却不越

雷池一步；道是话别，却一言未发；一言未发，依然感人至深，唯有琴箫和鸣，诉说离愁。正因为相爱，

她才愿将内心重大的嘱托付与面前这个值得托付的人，而他便也欣然应允，一诺千金，终身不负。其

实，在这不负里，既有对少年恋情的珍视，更有对姬熙大爱胸怀的敬佩。一介女子尚能如此，七尺须

眉情何以堪？最后一场再相见时，她依然凭借对他最大的信赖投奔于他。虽然编剧在此设置了悬念，

增强了戏剧效果，但聪明的观众一看便知，他绝不会负她。最终，他仍像第一次诀别时那样，安静地、

深情地目送她的灵柩远去。舞台上，两位演员对这两个人物的情感、心理和身份的把握，在规定性情

景和程式化的表演中表现得恰如其分、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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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祝家庄里的年轻人》：

新农人的“新”和“潮”

综观网络报刊上铺天盖地的歌词，真正能打动人心灵的很少，落入

窠臼、毫无新意的歌词占了多数，凸显出的一个普遍弊病是——这些歌

词本身，缺少了诗性的光芒！

这里说的诗性的光芒，就是指深具内涵的，经得起推敲的，拥有诗意

的、想象的，充满哲理的、独特的，并自带音乐之美感的，能引起人心灵共

鸣的东西。正如有词作家说：“能够把诗和词糅合一体，既通俗易懂，又极

具文采，这样，我们的词坛就大有希望了！”

歌词只有具有了诗性，具有更动人的文采，才能够离开曲子也能独

立存在，即使没有曲的辅助，依然有一种吸引人的美。记忆深刻的有一首

歌，出自诗人余光中笔下的《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

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

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

头/大陆在那头。

这是一首完完全全独立的诗歌，余老写于1971年，表达了渴望祖国

统一的情深愿望，又将亲情、爱情、乡情交织着的缠绵忧伤的乡愁描写得

淋漓尽致。也正是这样一首诗歌，上世纪80年代曾被谱上曲，广泛流传。

像这样既能独立成诗，又能谱曲传唱的，才称得上真正的歌诗。很显然，

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没有切切实实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没有诗人的博

大悲悯的情怀，是断然写不出这样的歌诗的！

老一辈的一些词人又是诗人，诗人亦是词人。著名诗人徐志摩可

以说是现代流行歌词的鼻祖，他的那些诗很多竟都是可以直接谱曲

的，《偶然》《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月下待杜鹃不来》《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沙扬娜拉》这些诗歌都已被谱成了曲。我想他在

作诗的时候心中一定是有音乐的。曾几何时，作曲家一边感叹找不到

好词，一边把目光投向了诗歌，一时间“诗已成歌”风靡一时。如林徽因

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首桃花》，海子的《九月》《面朝大海，春暖花

开》，舒婷的《致橡树》等都已被谱曲，有的还不止一个版本，在歌坛起

到一定的影响。

如此看来，现代歌词和诗歌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它们有时

像孪生姐妹那么像，有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幻化，然而却有人把

歌词归为“二流的诗歌”，那是他并不完全懂词，因为他掌握不了将歌词

写成“一流诗歌”之秘钥，而且对词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其实写词完全

可以像写诗一样，不必有常见的一连串的排比，不必有严格工整的对仗，

不必一韵到底。歌词一旦拥有了诗性就会更加自然、自由奔放。

歌词好写吗？太好写了！快者数小时，甚至几分钟，一首歌词便应运

而生，有灵感闪现的令人叫绝。歌词难写吗？太难写了！慢的数年，甚至更

长时间，一首歌词写好后压在箱底，酿了又酿，改了又改，还是不尽如人

意的也比比皆是。

由于歌词的诸多局限性，似曾相识的句子总是太多，有独创性的句

子总是太少，我们似乎年复一年地写，又年复一年地重复自己。有些人写

了多年歌词，却没有出来一首，于是开始自怨自艾、自暴自弃，认为自己

时运不济，怀才不遇，把责任都归咎于外因，却没有从作品上认真剖析不

成功的原因。

其实优秀的曲家都明白，挑对了词就等于成功了一半。然而歌词好

坏的尺度有时却又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何谓好词？能唱流行的就一定

是好词吗？当然不是！街上可以听到大把大把的口水歌，唱着廉价的爱

情，可这些歌流行一段时间便也销声匿迹了，一种快餐文化而已。但又无

可否认，一些流行歌曲的成功自然有它成功的道理。

认为能流行总比不能流行好，又导致了词作者认识上的误区，不少

词人热衷于写口水歌，也不管歌词的内涵和诗性，以致无病呻吟、样貌低

俗、人云亦云的句子满天飞，最终也只能湮没在茫茫词海里。对于写词，

现在很多人越来越趋向于“像写诗那样去写词”，其实这是对歌词里的诗

性的呼唤！人们对太直白的文字越来越感到审美疲劳，而那些具有陌生

感的语境，不按常理写词的方式，人家难以模仿的格式，脑洞大开的修辞

手法越来越受大众的追捧。综观当今歌坛，深受大家喜欢的歌曲也多了

起来，比如词人董玉方写的《父亲写的散文诗》，词作家克明写的《往日时

光》，王海涛作词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唐恬写的《如愿》《孤勇者》《人世

间》……可以说这些歌曲的成功首先是歌词的成功。而这些优秀的歌词

本身就是一首诗。细细品味，每一首都具有深刻的内涵、独到的视角、独

特的个人体悟，写别人所不能写，却能够引发人们内心的共鸣。

这些成功歌曲的案例告诉我们，要真正写好一首词是多么不容易，

作者自身除了有才华，也要饱读诗书，有自己的思想，或者有一些与众不

同的经历，去过很多地方，听过很多的歌……

当然，好词还需遇到好曲。每个作曲家的内心音乐旋律感都不尽相

同。同样一首歌词，有的曲家很喜欢，有的曲家却无从下手谱曲。有时候

这真跟歌词好坏无关，但一首歌词，如果众曲家都争相谱曲，那一定称得

上是歌词中的佼佼者了。而一首原本一般的歌词，经过作曲家的精心打

造、修饰提携，跟着歌曲一炮而红也是说不定的。

我们曾经是一个伟大的诗的国度，翻开《诗经》、《楚辞》、唐诗、宋

词……许多极具个性的妙语佳句于千百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够让人怦然

心动。方文山的出现，使流行乐坛刮起了一股中国风。习惯了二段体、八

句式的歌词模式，习惯了一板一眼规矩守正歌词词风的人们，对方文山

笔底纵横、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创作方式叹为观止，一时间争相模仿、

从之者众。方文山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能于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中自然

糅合大胆合理的、诗意的想象。要使歌词作品融进诗性，这种想象是不可

或缺的。因为这样的想象，他的词才充满画面感和空间感，凸显意境美，

给人赏心悦目的感受。

给歌词多一些诗性的光芒，不妨从古诗词里汲取一些灵感和养分。

有了这种光芒，我们写出来的歌词才能散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魅力。有

词作家说过：“词作者之间最终较量的是内在功夫，文化底蕴和综合实

力。”在歌词创作过程中，很多人常常会感到力不从心词不达意，因为所学

不多，记忆库里储存的东西有限，特别是对历史对大千世界了解的欠缺，有

时明明知道该怎么写，却苦于灵感迟滞而无从下笔，真是书到用时方恨

少。没错，一个词人如果两耳不闻窗外事，不及时给自己充电，就只能陷入

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的境地。如方文山创作《兰亭序》，试想他没有事先深

入了解《兰亭序》产生的年代背景、历史典故、王羲之其人与中国书法等方

方面面，如何能够游刃有余地去驾驭一个大背景下的唯美的爱情故事？

歌词需要诗性，但不等于说歌词要诗化，毕竟歌词是要唱给普通大

众听的，要雅俗共赏，便于传唱。过分诗化的歌词读起来拗口，唱起来别

扭，听的人也一头雾水，就失去歌词的意义了。

已故词坛泰斗乔羽先生曾说，歌词创作要“寓深刻于浅显，寓隐深于

明朗，寓曲折于直率，寓文于野，寓雅于俗。”一个“寓”字谈何容易。一

个“寓”字，不仅是高明的手法，还有高妙的意境，高深的智慧。写出好

歌词真如一门玄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歌诗歌诗，亦歌亦诗，可歌可

诗。“歌词是能唱的诗”，一个好的词作者，往往是半个作曲家，也应该

是半个诗人，歌词创作最终应该回归本真，一些炫技的，太过华丽的，

或者太过粗俗的东西，都会被时间的河流淘汰，而沉淀下来的，永远是

诗性的光芒。

（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评 点歌词创作谈

7月 19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

国家画院创研规划处、《中国美术报》社承办

的“大道不孤——2023年度中国国家画院中

青年艺术家邀请展：观·想的表达·尚可作品

展”在中国国家画院开幕。展览展出了中国

国家画院交流合作部主任尚可近年来创作

的作品70余件，集中呈现了画家最新的艺

术面貌和创作上的探求，表现了其对世界、

人生、社会的独特看法与人文关怀。

该展览系中国国家画院“大道不孤”系

列展2023年的第二个展览。作为当代都市水

墨绘画领域中的一位名家，尚可是理论与创

作兼善的学者型艺术家，是人物画创作当代

性探索的重要实践者。他以都市人群的梦境

以及他们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怀想与憧

憬作为表现题材，以重墨或重彩为艺术语言

表现都市快节奏的生活状态，通过深厚的笔

墨功底、都市梦境的灰调咏叹形成了鲜明的

个人艺术面貌。

中国国家画院原院长卢禹舜认为，尚可对生活的感受

超越了对客观存在的理解和认识。其艺术创作具有思想性

和精神性，技巧使用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笔墨语言也极具

时代感和创新性。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于文江表示，尚可

的艺术个性来自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无论用色、用

墨还是造型都非常讲究，绘画上也越来越有个人的语言

符号。此外，他在处理大型场景方面也有独到之处。谈及

自己的创作尚可说：“数字化时代人们被纷繁迭出的信息

所裹挟，各种情绪都是人生的一种状态。创作时我超脱时空

的真实局限，对人物、场景与图形符号进行叠加，以期构成

一种反映‘观’‘想’的人生百态图谱。”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7月31日。 （晓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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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是能唱的诗
□阡 寒

写词完全可以像写诗一样，不必有常见

的一连串的排比，不必有严格工整的对仗，

不必一韵到底。歌词一旦拥有了诗性就会更

加自然、自由奔放

7月 12日，由北京画院主办，北京画院美

术馆承办，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学术支持的

“绿野生辉——买鸿钧艺术展”在北京画院美

术馆开幕。买鸿钧系北京画院专职画家、山水

画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展览展出买

鸿钧收藏整理的拓本题跋、诗稿手札、教学课

徒稿、国内外写生以及山水画大幅创作作品百

余幅。

展览名称“绿野生辉”四字源于一块匾额，

是买鸿钧20多年前在北京一家古玩店库房中

偶得，书者为清代学人李葆恂。本次展览以此为

题，包含三重意义：其一，自然层面。春风绿江

南，夏雨打芭蕉，自然之景往往青翠可人，熠熠

生辉。其二，心境层面。我见青山多妩媚，我看绿

野遍生辉，发现景物之美好，需要有审美的眼

睛、平和的心境、物我合一的状态。其三，创作层

面。笔墨写江山，绿野入画来，能否让自然生辉，

还要看画家的妙笔。三者合一，便构成了一位山

水画家必有的品质。“绿野生辉”这块匾额随画

家作品一同展出。

展览共分探本、传薪、问渠、畅神四个板块，

全方位呈现了买鸿钧在书法、教学、写生、创作

方面的成果。四个部分的设置既反映出作者不

同的艺术面向和身份，又形成一种紧密的内在

联系，从四个维度展示出买鸿钧涵养自身的艺

术实践。 （美 讯）

“绿野生辉——

买鸿钧艺术展”在京举办

“
”


